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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贾鲁河畔出俊彦
1914 年，李法白出生于周口市川汇区贾

鲁河西岸老寨。这片流淌着千年文脉的土
地滋养了他温润谦和的品格，也在他心中埋
下了深耕文苑、笃行育人的种子。李法白幼
年恰逢乱世，山河动荡，民生凋敝，但家庭的
熏陶与邻里的书香让他早早与文字结缘，养
成了勤学善思的习惯。

1933 年，李法白考入河南开封省立第一
高中。彼时的河南教育承清末民初遗绪，省
立一高汇聚了一批旧学功底深厚又得新学
风气的教师。李法白在此打下坚实的国文
基础，初步确立了以学问立身的志向。

1936 年，李法白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青
岛的山东大学国文系。1937 年，卢沟桥事变
爆发，青岛沦陷，山东大学被迫南迁，他因此
转入迁至重庆不久的中央大学国文系。彼
时，中央大学为国内最高学府，国文系名师
云集，学术风气严谨且开放。抗战时期的重
庆，物质虽匮乏，但学术薪火不灭。李法白
在嘉陵江畔苦读，既精研古籍，亦兼采新学，
对古典文学与语言文字学均有涉猎。据张
衡石所著《河南省立二师——淮阳师范》记
载，在中央大学的求学经历，使李法白兼具
旧学功底与新学视野。

大学毕业后，李法白开启 40 余年的教学
生涯。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执教于周口商
淮联立中学、豫东中学、四川白沙国立十七
中学、河南内乡省立南阳中学。抗战最艰苦
的岁月，他随学校辗转于川东、豫西之间，在
陋室中讲授国文，于油灯下批改作业。这段
颠沛流离的早期教职生涯，磨砺了他的意
志，也使他深悟教育对于民族存续的意义。

二、烽火课堂传薪火
1943 年，李法白回到家乡周口，在河南

省立淮阳师范任教。淮阳师范创办于 1909
年，初名“陈州府初级师范学堂”，1916 年更
名为“河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33 年更名
为“河南省立淮阳师范学校”，是河南省最早
创办的师范学校之一，被誉为“豫东教师的
摇篮”。徐玉诺、李秉德等知名学者曾在该
校执教。

平静的教学生活仅维持一年。1944 年 4
月，日寇发动中原战役，淮阳师范被迫由淮
阳迁至项城高邱寺（今项城市高寺镇）。高
邱寺地处偏僻，校舍简陋，师生们在寺庙内
上课，在草棚中住宿。然而，李法白的教学
未曾稍懈。他讲授古文，声韵铿锵；指导作
文，批阅精详。受中央大学教授的影响，李
法白课内主要讲授文言文，课外则指定学生
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
名家的白话文作品，使学生既于古典中涵养
底蕴，又能沐新文学之清风。这种“课内文
言、课外白话”的安排，在当时的师范教育中
颇具远见。

在淮阳师范执教期间，李法白结识并教
导了日后成为全国知名语文教育家的萧士
栋。1944 年，萧士栋参加淮阳师范入学考
试，国文考题为《投考琐记》。萧士栋在作文
中直抒胸臆，写下“国难当头求学不易，读书
当学以致用，不为个人谋私利”的想法，立意
高远，情感真挚，格局开阔，给阅卷老师李法
白留下深刻印象。萧士栋被录取后，李法白
特意将他请到住处，交流作文立意与构思。
一番交谈之后，李法白对这名青年学子赞赏
有加，而萧士栋也对学识渊博、谈吐谦和的
李法白心生敬意。

李法白担任萧士栋所在班级的国文课
老师。他讲学以文史为经、名篇为纬，从《诗
经》《楚辞》讲起，及《左传》《史记》，又及汉
赋、乐府、六朝散文、唐诗、宋词、元曲，直至
明清小说，层层推进，真正做到了“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激之以趣、导之以法”。据萧
士栋回忆，李法白“语言严谨，讲述周密，不
加修饰而文理深现；仪态从容，板书工美，不
扬声色而感情溢肆”。

彼时国统区白色恐怖弥漫，李法白以课
堂为阵地，将家国大义融入文学讲授。他讲
授白居易的《琵琶行》，借“同是天涯沦落人”
的感慨，隐晦地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
公，激发学生对现实弊端的思考；讲解《廉颇
蔺相如列传》与《赤壁之战》时，则着重阐扬
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重要性，以此唤醒学
生的民族意识与抗日决心。这种寓教于史、
寓情于文的教学方式，不仅传授了文学知
识，更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与正义感，体现了教育者在特殊历史时期坚
守文化阵地、传承民族精神的良苦用心。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
来，李法白在课堂上即兴演讲，援引杜甫的

诗句“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与学生们共抒浓烈的爱国情怀。

三、诗心文骨见精神
李法白深厚的文学修养，不仅体现在课

堂教学上，也流露于他创作的诗文中。1944
年，他创作《高邱寺晚眺》：“日暮层台上，川
原一望遐。烟收林吐月，溪长水下桥。梵籁
尘心净，荷风溽暑消。忘情深坐久，村坞一
声箫。”此诗写寺院晚景，清幽旷远，既是写
景，亦是这位青年教师在乱世中坚守内心澄
明的人格写照。其中“梵籁尘心净”，道出了
他在艰苦环境中保持精神高洁的追求。

同年，他为项城初中创作校歌，歌词慷慨
悲壮，充满救亡图存之气：“放眼神州一片伤
心地，祖国的山河啊，惨淡与破碎。大厦难凭
一木支，树人难筹百年计。记住我们的仇恨，
抑着我们的鲜血，忍着我们的酸泪，茹苦含
辛、勿暴勿弃、进德修业，朝夕自励……”这首
校歌将个人事业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尽显
一代知识分子以教育救国的赤子之心。

1947 年 7 月，学生学业期满，捧着毕业
纪念册请李法白题字。他一一认真题写，给
萧士栋的题诗为：“自惭学浅昧蹲鸱，三载抗
颜作尔师。别后讲坛怜落寞，启予从此仗阿
谁？”全诗以自谦起笔，以反问收束，将三年
师生情谊浓缩于 28 字中，体现了教学相长
的精神。尤为难得的是，老师不居功自傲，
反视学生为可启发自己的知音，这种逆向依
恋，比寻常的临别赠言更具人格温度。

1981 年，李法白出席郑州市教育工作者
30 年教龄庆贺大会，口占《喜作四绝句》，其
中一首云：“自怜寸草爱春温，乍被阳和念党
恩。愿做陶瓯储国器，献身四化志长存……”
他以“陶瓯”自喻，谦言自己虽为瓦缶之质，
却为国家甘作育才之器，道出老知识分子毕
生的心愿。

四、教法精微启后人
李法白的教学，以“精微”二字见长。他

不追求表面的热闹，而是在每一个环节上精
益求精。

讲经典古文，他从不孤立解读单篇文
章，而必探源溯流、融会贯通；讲授《展禽论
祀爰居》，则同步介绍《国语》的体例、内容与
文学价值；讲解《焦仲卿妻》，则梳理乐府古
诗的发展脉络，引用《艳歌行》《河中之水歌》
等同类作品，对比分析比兴、铺排等写作手
法。许多同事评价他的授课：“懂得文学的
人赞他讲课是‘根深叶茂’；反之则说他考据
太多，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李法白十分重视基础知识与记忆力训
练，提出“要记那些终身受用的东西；不可泛
记，免得胸中胀塞如乱麻”。数十年后，他的
许多学生仍能背诵当年学过的《北征》《扬州
慢》《聊斋志异·自序》等。

在课堂上，他擅长运用“激疑启导”式教
学，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1945 年
春，讲授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时，他先放手
让学生自主疏通文意、梳理文章脉络、提炼
核心警句，并分组研讨。待学生充分交流之
后，他再进行总结归纳，将文章章法提炼为

“以情动之、以德威之、以理服之、以武临
之”。当这 16 字出现在黑板上时，同学们无
不享受着“曲径通幽”的欢快，不仅领悟了缀
文技法，而且学会了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

这种“先放后收”的教学节奏，既尊重学生自
主思考，又发挥教师引导作用，教学效果十
分显著。

在作文教学上，他坚持多批少改，在眉
批、腰批、总批中倾注心血。他曾出即景抒
情题目《一犁春雨话农家》，有学生写得不
好，他便当面评改，要求重写；又曾出《君子
不倡游言论》一题，要求学生从已学文章中
选取例证阐发论点。在战火纷飞、上课没有
书桌的年代，李法白如此严格的作文训练，
完全出于强烈的育人责任感。

他还注重学生的能力训练，每学期组织
全校性作文比赛、演讲比赛、书法比赛和壁
报比赛多次，赛制明确，评分公正，形成以赛
促学的良好氛围。他虽严以治教，却从不呵
斥、怨怒、冷落学生，常亲身示范引导学生。
这种“严而不厉”的教风，使学生在敬畏中而
生亲近，在亲近中日有进益。

五、教研建制立规矩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教育事业迎来全

新发展阶段。李法白继续留在河南省立淮
阳师范任教。1950 年夏，他在淮阳参加革命
工作，此后至 1954 年秋，一直担任语文教研
组组长。这期间，他为淮阳师范语文教学建
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影响延续多年。

在教研组建设方面，他与同事坦诚共
事，制定一套完整的教研规章：平行班教师
必须备课，无教案不许上课；教案必须在上
课前一周写就，经组长签字后方能使用；全
组每周开一次有准备的教研会议，讨论解决
业务疑难问题；每人自选一题进行专题研
究，定期向全组作报告。这种小型学术交
流，为开展教学科研指路辟径，也使语文教
研从随意走向规范。

他十分注重语文课外实践。1951 年，他
在学校设立“病句诊疗所”，把语文教学与语
言应用紧密结合；指导学生收集民歌、谚语、
歇后语，汇集成册。1952 年，他组织成立 12
个语文课外活动小组，吸纳 200 余名学生，
定期举办读写讲座、心得交流会，组织演讲、
诗歌朗诵和普通话听说比赛，开展错别字纠
正测试，举办语文文艺晚会。这些活动将语
文学习从课堂延伸到生活，从被动接受转为
主动实践，别开生面。

1953 年“红领巾教改”中，他带领全组教
师以白话文教改为突破口，探索如何通过语
文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全组教师在《教
学业务通讯》上发表十多篇论文，受到全省
语文教学界的关注。在《分马》示范课上，他
援引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的原话释题，并设计人物关系表来评价人
物，令听课者深为叹服。与此同时，他开始
将更多精力倾注于白话文教学研究，教学思
想随时代发展不断更新。

教学之外，李法白还承担繁重的社会工
作。1951 年 5 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周
口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市人民
政府委员。1954 年 3 月，他代表淮阳师范参
加淮阳县城关镇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出
席淮阳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54 年 5
月，他当选为淮阳县教育工会执行委员。同
年秋，他出席河南省第二次文学艺术界代表
大会。12 月，他在郑州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后任语文科民盟组长。虽事务繁多，他仍坚
持教两个班的语文课，并将各项工作安排得

井然有序。
1954 年秋，李法白离开深耕十余年的淮

阳师范，前往开封师专任教。他离任后，萧
士栋接任淮阳师范语文教研组组长。在后
续工作中，萧士栋多次坦言，李法白所立教
研体系标准高、要求严，自己始终以恩师为
榜样，努力传承优良教风。

六、由文入语开新境
离开淮阳后，李法白的学术之路发生了

重大转折。为适应高校中文系教学需要，他
转而主攻语言学研究，先后在河南师范专科
学校语文科、郑州师范专科学校语文科、郑
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60 年春，晋、冀、
鲁、豫四省语言组织在天津召开协作会议，
他作为河南代表出席。1961 年 12 月，他以
特邀代表身份参加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此时，他已成为中原地区汉语言学领域具有
代表性的学者。1962 年，郑州师范学院并入
郑州大学，李法白随之进入郑州大学中文系
工作，与张静、张桁、许梦麟、刘镜芙、柴春
华、崔灿等人，共同构成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郑州大学语言学教学的核心力量，推动
了郑州大学语言学学科蓬勃发展。

在郑州大学期间，李法白先后担任语言
教研室主任、古代汉语研究室主任、语言研
究室主任等职务，研究领域集中于先秦汉语
语法，尤其关注词头学研究。他曾在选修课
上列举先秦文献中的十余个词头，并提出：
这些词头应各有作用，只是它们的不同我们
还没有认识到。这一论断打破了当时语言
学界的研究局限，体现了他对汉语史前沿问
题的敏锐洞察，也展现了他作为语言学家的
严谨与谦逊——承认未知，正是学术研究的
起点。其后，李宇明等语言学学者均从中受
启发。

李法白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是与刘
镜芙合编的《水浒语词词典》。该词典于
1989 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是《水浒传》
语言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与胡竹安的《水浒
词典》、龙潜庵的《宋元语言词典》等一同被
视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书词典。这类
词典编纂需要穷尽性地梳理原著中的语词，
考释其意义与用法，工作量极大。李法白以
古稀之年投入此项工作，足见其学术毅力。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他还参与《辞源》
修订工作，担任郑州大学《辞源》审稿组组
长，不顾体弱，精心审稿，解答青年同志提出
的许多疑难问题。

七、师道风范昭千秋
李法白一生作风正派，襟怀坦白，生活

朴素，谦恭待人，关心集体，团结同志，深受
领导和师生敬重。

他从不呵斥、怨怒或冷落学生，而多以
自身的言行为范，循循善诱，以诚感人。据
萧士栋回忆，即使不喜爱国文课文或国文
成绩不佳的学生，听了李老师的课，也会移
情动容，从而产生浓厚兴趣。这种以人格
感化代替强制压服的教育方式，体现了中
国传统教育“润物细无声”的境界。 1947
年，李法白写给萧士栋的毕业赠诗，是他师
道精神的集中体现，打破了传统师道尊严
的居高临下，展现出教学相长、平等切磋的
学术品格。

李法白的教学理念，核心在于“激疑启
导”与能力训练。他不满足于单向的知识灌

输，而是引导学生自主思考、举一反三。他
创立的“病句诊疗所”、课外活动小组以及
各类比赛制度，都是为了将语文学习从课
堂 延 伸 到 生 活 ，注 重 日 常 积 淀 与 实 践 运
用。他对基础训练的重视，也体现出老一
辈教育家的扎实学风：要求背诵终身受用的
内容，反对胸中胀塞如乱麻的泛记；在作文
批改上，坚持多批少改，于眉批、腰批、总批
中倾注心血。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仍具有
现实意义。

八、晚岁壮心终不悔
年届古稀，李法白体弱多病，却壮心未

已，意志弥坚。1978 年冬，萧士栋到郑州看
望阔别 20 年的恩师。李法白激动得老泪纵
横，拉着萧士栋的手，面向北京方向，感念党
中央，祝贺学生重返教坛。这一幕，既见师
生情谊之深，亦彰显李法白对时代变革的由
衷拥护。

1983 年 4 月，萧士栋与同窗贺金鼎出席
河南省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期间，去看望李法
白。此时，李法白已双足浮肿，面色萎黄，体
力不济，老态尽显。交谈中萧士栋得知，李
法白除教书外，前几年参与《辞源》修订，后
又编著《〈水浒〉辞典》，过度消耗了身体。探
望结束分手时，即便行动不便，李法白仍坚
持下楼相送，步履蹒跚却态度坚决。

病重期间，李法白依旧心系教研室事
务，询问教研室每位同志的情况，并为教研
室建设提出很有见地的设想。在起坐极为
困难的情况下，他仍认真负责地指导郑州大
学中文系八一级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逝
世前一个星期，他还在与人讨论《〈水浒〉辞
典》的定稿意见。临终前，他留下诗句：“授
业拼将心力瘁，深知经国此攸关。”此 14 字，
可谓他一生献身教育的绝笔。

1985 年 8 月 22 日晚 10 时，李法白因患癌
症，在郑州大学病逝，享年 71 岁。

九、薪火相传存风骨
李法白辞世后，淮阳师范一众受教于

他、识得他的学子，莫不悲恸惋惜，追忆其学
识风骨，久久难以释怀。

1985 年 8 月 26 日，郑州大学为李法白举
行追悼会，萧士栋、封书芸、何肇中、于锦德、
黄伟、衡藏珍等周口师生专程前往，向遗体
作最后告别。萧士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李
老师虽已辞世，他的道德文章却影响广远。
扎扎实实地教书，勤勤恳恳地治学，规规矩
矩地做事，正正派派地为人——这些是为师
之范，是李老师一贯的表现。

在周口教育史上，李法白在淮阳师范的
十余年具有深远影响。他建立的教研制度、
组织的课外活动、培养的学生骨干，为后来
淮阳师范乃至豫东地区中小学语文教学奠
定了坚实基础，为豫东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
巨大贡献。他与萧士栋、张又铭并称“豫东
三杰”。这一称号，既是对他们学术成就的
认可，更是对那一代教育工作者在艰苦环境
中坚守文化薪火的精神礼赞。

从贾鲁河畔到嘉陵江边，从项城高邱寺
到郑州大学，李法白用 71 年的人生，诠释了
何谓“愿做陶瓯储国器”。他的道德文章，将
长久地留在周口文化的记忆之中，激励后人
在人生道路上奋斗不息。

（本版图片由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梁帅
提供，文章内容经其审阅核定，谨致谢忱）

李法白：从贾鲁河畔走出的语言学家

▲

李法白（1914—1985），
字仲仙，河南周口人，语言
学家，与萧士栋、张又铭并
称“豫东三杰”。他早年求
学于山东大学、中央大学，
毕业后深耕教育与语言学
研究，执教 40 余载，先后任
教于淮阳师范、河南师范
专科学校、郑州师范专科
学校、郑州师范学院、郑州
大学等多所院校。他治学
严 谨 ，教 学 务 实 ，为 人 谦
和，不仅培养了大批基层
教育工作者，还牵头构建
了 系 统 化 的 中 文 教 研 体
系；在先秦汉语语法、近代
汉语词汇研究等方面取得
丰硕成果，在国内语言学
界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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